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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赵丽

导演陈凯歌详解《长津湖》三个关键词：

“人物”、“真实”和“英雄”
导演徐克揭秘《长津湖》台前幕后：

监制才是“最苦差事”
■文/本报记者 李佳蕾

《长津湖》剧本中，编剧兰晓龙这样写道：“车门

打开，在疾驰而过的火车车厢背后，不经意间，大家看

到了长城。”这句话，导演陈凯歌非常喜欢。

“长城，默默地蜿蜒于中国的土地之上，我去

很多西北地区都能看到好像已经被淹没在历史

风尘中的长城，这是秦长城，那是燕长城，这是赵

长城等等，都是残垣颓壁。长城给我最深的印

象，是它始终顽强地存在，可以说它是一种精神

上的象征。长城，特别是在热兵器时代，究竟能

在多大程度上起到防卫的作用其实并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作为精神的象征，它一直在。”

所以，在《长津湖》中，除了抗美援朝战场，陈

凯歌还拍摄了北京、江南水乡和长城。

陈凯歌说，拍这些就是为了找到一个关键词

——保家卫国，“你先得展示你的家、你的国是什

么样，然后才有保家卫国的可能。”

自9月30日上映以来，《长津湖》票房一路高

歌，目前上映 20天票房已超 50亿。影片由陈凯

歌、徐克、林超贤联合执导。《长津湖》“入朝”前的

戏份，都是由陈凯歌执导，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

说，如此宏大的题材，需要一个具有大人文情怀

的导演一开始就树立起人物的情感模式，让人物

的内心世界丰富立体起来。

在陈凯歌看来，抗美援朝这场战争，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几十年的和平起到了关键作用，“它犹如

一颗照明弹或者信号弹，升上了我们上世纪五十

年代的夜空，照亮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一部战争电影，

说到底是讲关于“人”的故事

《中国电影报》：在您成长的过程中，对于抗

美援朝有哪些耳濡目染的印象？

陈凯歌：抗美援朝战争可以说是50年代我们

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抗美援朝这场战争，对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来的和平起到了关键

作用。我觉得抗美援朝战争，形象地说，它就犹

如一颗照明弹或者一颗信号弹，升上了我们50年

代的夜空，照亮了这个国家的前途。

《中国电影报》：对于塑造毛主席的银幕形

象，这次有什么心得和体会？

陈凯歌：毛主席既是伟大的战略家，同时又是

诗人，我自己感觉拍毛主席最难的地方，是怎样能

拍出毛主席的情感，而不仅仅是拍毛主席的理

念。毛主席具有常人不具备的了不起的特质，但

是我觉得他首先还是一个“人”，他不仅是统帅，同

时也是一位父亲。我在研究历史资料的过程中也

意识到，毛主席在“抗美援朝”这件事情上做决定

是非常艰难又非常慎重的，因为他知道一旦出

兵，必然会有比较大的牺牲。我们不是说只拍他

的豪情万丈，拍他要“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样的气

势，在更大程度上，他考虑的是我军将士的安危。

所以说在电影《长津湖》里，为什么要写老百

姓的儿子伍千里、伍万里，也要写领袖的儿子毛

岸英？因为他们都在战场上拼命。换言之，为了

这场战争的胜利，毛主席即便是作为领袖，他其

实也是付出了和一般百姓人家一样重大的牺牲。

我也做过一些研究，看过很多资料、照片等，

我觉得毛岸英对毛主席有很大的敬畏。当国家遇

到这样大的困难的时候，他会说我要去参加抗美

援朝战争，最后也得到毛主席支持，我认为这是一

个挺了不起的事情。

《中国电影报》：除父子情之外，您这次也着重

拍摄了兄弟情，可以说千里、万里的那段兄弟情就

是从您这里开始的，您怎么评价他们的兄弟情呢？

陈凯歌：编剧兰晓龙的剧本，就是从兄弟情

开始的。我始终有一个看法，一部战争电影，说

到底是讲关于“人”的故事。一个好的战争电影，

一定要从人物开始，同时要终结于人物，倘若你

对一个人物没有足够的感情，你就很难跟着他上

战场，去经历这种生死的考验，对他有极大的关

心。做好这一点，这个电影才可能成功；否则的

话，就变成了只有战斗的场面，如果只能看到战

斗场面的话，非常容易让人疲劳。年轻的朋友们

可能会说，画面好、声音强、情绪“燃”就够了，但

其实从我的标准看，面对这些先烈，还是得把他

们的精神表现出来。

我希望自己拍好开篇这段戏，给人物打下一

定的基础。我觉得吴京和易烊千玺扮演的这两

个人物千里、万里，是影片最基础的东西，需要把

这两个人物的性格立起来，把他们的个性生动地

描绘出来。

我们也是下了比较大的力气去琢磨这两个人

物的。最终希望由狭义的兄弟情，推而广之到整

个七连。吴京的台词中说，“七连每一个人都是我

的兄弟”。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电影《长津湖》是

由兄弟情凝结起来的一个战斗故事。

电影是“大不真实，小真实”

《中国电影报》：关于这次电影的美术，不管是

江南水乡，还是刚刚解放一年的首都北京，在您的

镜头里都显得特别的真实且亲切，您是用什么样

的手法去还原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

陈凯歌：我一直认为，电影之所以区别于电

视剧等其他艺术或者商业的形式，就在于电影有

自己一套独特的语言系统。

在开篇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有两点非常的重

要：第一点就是我们国家刚刚成立一周年，就像

是襁褓中的婴儿，那个时候的国家有一股子欣欣

向荣的劲头。

再有一点就是千里和百里的家乡——江南

水乡。在最初的剧本中，其实他们的家乡是设定

在黄土高坡，在一个到处都是荒山野岭的北方山

村里头。我觉得这个设定在电影的语言上很难

抓住人，再加上第九兵团确实是从浙江出发，所

以我们就把家乡设定改到了江南水乡，最终在浙

江找到了拍摄地点。为什么要把千里回家作为

第一场戏来展开，然后紧接着就是出征？因为回

家与为国出征，加起来就是“家国”。

另外我们希望拍得很美，拍大好河山。不管

是千里坐小船离开家乡，还是他最初回到家乡的

时候，秋叶斑斓的这样一个河面，其实都是在写

和平。中国人经过几十年的战乱，终于获得了和

平的可能和机会，就是要和战争的惨烈做对比

的，如果没有笔触去写到和平，我们就没有办法

那么强烈地去感同身受，感受到战争对于和平的

破坏。

所以我觉得北京也好，江南水乡也好，其实

归结到底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关键词——保家

卫国。你先得展示你的家、你的国是什么样，然

后你才有保家卫国的可能。

《中国电影报》：《长津湖》中，您认为电影该

怎样去平衡真实历史和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

陈凯歌：都说电影是造梦的，梦即是不真实

的，可是你要倡导一种理想，提振一种精神，让梦

想笼罩现实的话，如果所有事情都和现实生活中

一样真实，你就完不成造梦的任务，所以艺术加工

的内容，我称它为“大不真实”。但同时所有细节

以及具体内容处理都必须真实，只有在真实的情

况之下，你才能够达到你的那个“大不真实”，因而

我把电影叫做“大不真实，小真实”。

这个“大不真实”，并不是说你歪曲篡改什么

事情，而是说电影作为一个艺术作品，一定程度

上是要传达理想化的内容。但是“小真实”也非

常重要，因为小的、细节的东西在生活中属于常

识的东西，如果被违背就不好了，观众就比较难

接受。

了不起的英雄，

是没拿自己当英雄的人

《中国电影报》：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人可以

被称为英雄？

陈凯歌：其实英雄是没有准确定义的，我认为

了不起的英雄，是没拿自己当英雄的人。他觉得这

一切都是他应该做的，这样的英雄就是厉害。

《中国电影报》：《长津湖》作为今年非常重磅

的作品之一，不可避免地会被拿来跟好莱坞的一

些战争片做对比，在您看来这部电影，有什么东

西是好莱坞的大片所不可比拟的？

陈凯歌：在好莱坞电影中，你鲜少看到一个

饱受压迫的民族。像毛主席所说，“组织起来的

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这是在好莱坞电影里面

看不到的。

从早期的《青蛇》、《笑傲江湖》、《黄飞鸿》

系列到近几年导演或监制的《智取威虎山》、

《攀登者》等影片，徐克把香港传统武侠片的

美转变为与战争、登山相结合的自洽。

而国庆档上映的《长津湖》，作为导演之

一的徐克从服务观众的大局出发，“我没有想

个人风格的事，我想的是，怎样把观众带入抗

美援朝战争的真实体验，讲好这个故事。”

对于这部投入成本巨大的史诗级战争

片，徐克导演感慨：“我们从冰天雪地一直拍

到了春暖花开，整个过程异常艰难。但为了

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我们还是拼尽全力，最

大限度地去还原那种精神、塑造那些人物、突

出了他们的英雄气概！”

《长津湖》是一次重大的考验

2014年的《智取威虎山》是徐克对于战争

片一次大胆尝试，不管是观众反馈还是票房收

入，在当年均收获不俗成绩。就算是在这样的

成功下，面对同类型的《长津湖》，徐克坦言：

“这个故事来到我手上的时候，我觉得给我带

来了一个很重大的考验。因为我本身一直以

来都没有碰过很写实而且跟历史有关的内

容。”

面对并不熟悉的项目，徐克没有退缩。

为了能够拍好《长津湖》，他通过书籍资料、纪

录片等学习知识，与军事顾问及参与过战争

的人交流，在更加了解长津湖战役、了解历史

真实情形的情况下，“再去想怎么拍，最终把

这些融合，变成一个很好看的戏。”

问及他为什么想要做自己陌生的内容

时，徐克认真地说：“博纳让我参与这个项目

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事情很值得做。因为抗

美援朝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事件，是现代史

里面关于中国人怎么去面对强大的军火，怎

么去面对强大的国家，怎么去建立起中国在

世界上坚强而有民族精神的形象。”

“拍摄《长津湖》能让自己进入那个世界

里面，对历史的发生过程多点了解，多点体

验，能去展现当时的人跟现在的人对这个故

事，以及这个历史事件的态度和感受。”他说。

真实，于细节中见精神

以拍武侠著称的徐克，在《长津湖》的拍

摄中锋芒尽藏，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位导

演分别拍摄了哪些段落也成为观众观影后津

津乐道的话题。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徐克

没有考虑个人风格，“我没有想个人风格的

事，我想的是，怎样把观众带入抗美援朝战争

的真实体验，讲好这个故事。”

比如，我们在人物设计方面，是从人物的

心理层次出发，让观众多去体验他们的心理

感受。还有他们在战场里所有活动、动作的

困难度，我都希望能够呈现出来，让观众感觉

到这是一个在十分艰苦条件下作战的故事。”

影片中最强烈的真实感来自于寒冷。不

管是冻得硬邦邦的土豆，还是身着单衣作战

的战士们，抗美援朝的难度于细节中见精

神。为了能够让观众感受到寒冷，徐克下了

大力气。“有些场面要在大风雪里开战，大风

雪除了要靠自然风、自然雪之外，大部分要靠

我们自己制造风雪。这其中风就是大问题，

因为范围很大，要把风给制造出来，足以吹起

雪的话，这个工程是很大的。

同时，雪很重要，但也更难制造了。一种

雪需要飘在空中，飘在背景，飘在人的脸上；

另一种雪需要形成行军打仗的雪地，加上我

们有很多动作戏，所以如果雪地用了某种材

料的话，就会很滑站不住。”

黄建新的监制角色是“苦差事”

《长津湖》是成功的，因为那些为了国家

繁荣发展的英雄不仅永远留在了历史中，也

留在了观众的心中。与其他影片不一样，《长

津湖》的成功也源自于，它是首部由三位导演

共同拍摄而成的影片。同时，它所面临的困

难和问题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黄建新的监制角色，被徐克笑称为“苦差

事”，“他需要协调导演之间的事情，要负责把

控整个电影的呈现效果。”陈凯歌导演则让徐

克在看到其所拍摄的戏时，总是觉得很感动；

林超贤导演在徐克看来“永远是神神秘秘的，

会让你觉得好像拍戏是变魔术一样的，一打

开东西就变出来了。”

有专家评价《长津湖》，不仅填补了中国

战争片题材的空白，也充分展现了当前中国

电影工业的雄厚实力和中国电影创作制作的

最高水准。在与好莱坞电影工业的比较之

下，徐克强调：“我觉得还是要把战争、历史理

解好，电影里尽力把这些事情讲得真实、讲得

好，那么我们的电影被拿来和任何大片作比

较都是可以的。”

《长津湖》把林超贤“逼”出了“舒适圈”。

博纳总裁于冬找到他的时候，距离《长津湖》

开机只有不到一个月时间。

“我没有信心”，林超贤的回复直接。听说留

给自己的筹备期顶多俩月，还是部关于抗美援

朝的战争片，无论时间还是历史积累，林超贤都

觉得自己“做不到”。用他的话说，拍这部戏，他

其实一直没有信心。但既然答应下来，无论怎

样都要尽力去做。

恶补历史，从零建组，设计战术，为了一组战

争镜头，摄影师跟着林超贤反复测试修改，连拍

足球比赛的摄影器材也被拿来做了实验。林超

贤想用立体的表现手法，拍出志愿军战士用血

肉抵抗强敌的意志。而这种意志，正是当年装

备落后的志愿军能够战胜武装到牙齿的美军的

关键所在。

对林超贤而言，拍《长津湖》，同样是在用意志

“战斗”。香港土生土长的林超贤最怕冷，偏偏《长

津湖》要在平均气温接近零下 20度的北方拍摄。

林超贤“抱怨”，天气冷得把枪械都冻得“不听话”

了。在低温、冰雹、沙尘暴的陪伴下，林超贤无奈

表示，有时候他一天只能拍一个镜头，《长津湖》算

是他迄今为止拍得最慢的一部电影了。

寒冷改变的还有林超贤的内心，当初，这个

被合作过的演员“吐槽”为“魔鬼林”的导演，拍

完《长津湖》后似乎变柔软了，每每亮相公开活

动，他总不忘为演员们“叫苦”，“这部电影要经

过三位导演的拍摄，时间很长，又是在这么恶劣

的天气之下，对所有演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精

神煎熬。”好在这班演员“他们的意志、决心都很

足，非常能熬”。

恶补历史，尽力去做

《中国电影报》：是怎样的机缘接到《长津

湖》的？

林超贤：2020 年 10 月，我正在准备《紧急救

援》上映的事情，有一天于冬找到我，问我有没

有可能来拍《长津湖》。当时计划要火速开机，

只有一两个月筹备时间，我没有信心，担心自己

做不到，就婉拒了。

后来，于冬又不断邀请了我好几次。没办法

推辞，所以就答应下来，我其实一直都没有信

心。抗美援朝的事情，我虽然知道，但是很多故

事和背景我是很陌生的。我马上恶补所有的历

史背景。既然这件事要进行，那我们怎么样都

要尽力去做。

《中国电影报》：《长津湖》是由您与陈凯歌、

徐克三位导演共同执导的，您主要负责哪部分？

林超贤：我要兼顾所有的动作设计。

《中国电影报》：您认为《长津湖》这部电影

最吸引观众的地方是什么？

林超贤：抗美援朝这个历史事件，每一个中

国人都有认知。当时我们中国的军人是用血肉

长城面对强大的美军，他们骁勇善战，完全凭借

意志打赢这场仗。认真地说，这场仗赢是赢在

意志，用意志去打一个充满自信且强大美国军

队。观众应该会想在大银幕上看到这场胜仗，

去看当年我国军人的意志。我觉得这是最吸引

人的地方。

太冷了！有时1天只能拍1个镜头

《中国电影报》：除了历史背景，筹备时间

短，这部戏对您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林超贤：第一个就是天气，我自己是很怕冷

的，我之前拍《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多热

都没关系，反而一冷，对我就是很大的挑战。

电影故事是发生在一个寒冷的季节里，陈凯

歌和徐克导演比我更早开机，他们面对天气的

寒冷程度比我更严重。但是，当我作为一个没

有这方面经验的导演，要来拍这样背景下的一

个电影的时候，整个工作的流程、进度，对我来

说都是很大的挑战。

为了符合当年志愿军行军需要隐藏行踪，大

部分是夜晚行军的情况，拍摄时，我们大部分都

是夜戏。再加上严寒天气，对所有人的进度、意

志都是很大的挑战。我们拍半山民宅那场戏，

连续拍了很多个通宵，真的是很大的挑战。

《中国电影报》：天气寒冷对机器的运作和演

员表演有产生影响吗？

林超贤：天气寒冷最先影响到的是整个进

度。这部电影是我拍片以来最慢的，我每天能拍

的内容非常有限，一天有时候只能拍到一个镜头。

我们在山区拍摄，平均零下十几度，每晚一定

会遇到风，基本上是零下20度的身体感受。我们

还遇到了其他恶劣天气，比如沙尘暴、冰雹、下雨，

这么冷的天气下再加上下雨，体感温度就更低了。

演员穿的衣服也是问题，基于历史背景，演

员不可以穿大袄或者很御寒的衣物。

接下来是时间，电影中有些场面会动用到

1000 个临时演员，这 1000 个临时演员的服装准

备、御寒措施准备等等，也会花很多时间。

枪械也是大问题。电影中，我们用到的很多

武器配备已经算是“古董”了，让他们保持一个

良好的发射状态，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枪械

就一直出现不配合、不听话的情况，又花了很多

时间，导致现场的进度会慢很多；还有进场设

置、场景表达、道具、放烟、放火、下雪等，有很多

现场特效，又会很耽误时间。

用镜头表达多个立体战术

《中国电影报》：您一直都很注重动作设计，这

部电影在时间这么紧张的情况下，有没有给自己

一个目标？

林超贤：这个确实是我在设计的时候要探索

的重要问题。因为《长津湖》不是一个现代战争电

影，和现代思维、现代战争装备、现代战术思维等

等，都会有很多差异，这些都是困难。

所以我这次就集中设计镜头表达多个立体战

术，因为现代战争是讲立体战术，但当时来说志愿

军是没有立体战术的，是比较二维的，如果用三维

来表示立体的话，他们就像还在一个二维的平面

世界里去打这些战役。

比如有一场戏是我拍一个干涸的河床，美军

正派战斗机在周围搜捕，志愿军已经来不及穿

越河床，只能立刻原地躲藏，希望美军误以为下

面的都是尸体。我一直在想要怎样表达这场

戏，最后我就有了一个很大胆的设想——一镜到

底。不过拍了之后才知道，原来拍摄难度很

高。难度高的原因是，现场镜头的运作是一个

比较大范围的调度。因为拍河床有近有远，还

有飞机等等，什么时候摄像机要升上去拍飞机

的穿越，什么时候再降下来拍特写，可能是一只

眼睛的特写，都需要设计。

《中国电影报》：这场戏是如何实现的？

林超贤：我很幸运遇到鲍德熹，他很专注帮我

做这场戏的设计。我们试了很多不同的器材，包

括用到“飞猫”（索道摄像系统）。它通常这些都是

用来拍美式足球比赛或足球比赛等等。我们当然

也发现它有弱点，如果是做大的运动，或者大幅度

的移动，“飞猫”是很好的，而且很快，速度上也是

可以达到某个程度的。但是，它拍细节镜头就不

行了。那我们就需要用其他一些仪器、器材来配

合不同的场景需求，结果我们可能分了大概十个

镜头，去满足不同大小的镜头表演，最后再组合。

点赞！这班演员非常能熬

《中国电影报》：您曾经说，《长津湖》这班演员

太难了，怎么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林超贤：《长津湖》这部电影要经过三位导演

的拍摄，时间很长，又是在这么恶劣的天气之下，

对所有演员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精神煎熬。他们

可能刚从上一个导演到我这边，有些剧情可能会

有变动，所以除了要兼顾他们的表演以外，还要兼

顾在其他导演那边和我这边的不同。但我觉得这

群演员都很好，因为他们的意志、决心都很足，他

们都非常能熬。

《中国电影报》：跟吴京和易烊千玺合作，感觉

如何？

林超贤：这次是第一次和吴京合作，他真的是

非常资深的演员，他以前也拍过很多港片，和香港

导演合作也很有经验，他可以很快领会我的想

法。坦白说，我的普通话不太好，但他很快就能理

解我要的东西，甚至还会帮我解释给其他演员听，

帮我负责了很多事情。动作表现上也不需要对他

有任何怀疑，军事上的事他也很了解，他真的对我

这边的拍摄帮助很大。

另一个是易烊千玺，我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

很专业、很勤奋、很努力，表演上也都很有水准，表

演的时候很清晰，可以说没什么杂念，他的戏也

很到位，我非常开心。

《长津湖》导演林超贤：

开机前忐忑不安，恶补历史课
■文/本报记者 杜思梦


